最美的青春，就让它停在原处
李娟

我十八岁从一所电力专业学校毕业，在陕西渭北平原上一家火电厂上班了。火电厂高大的烟囱整日冒着浓浓的白烟，几座冷却塔威严地蹲在一望无际的平原上，它们仿佛是古老土地上的守护者。

寒冬里，平原上狂野的风呼啸着，深夜一个人去上班，昏黄的路灯将瘦小的身影拉得长长短短，那个孤独的女孩裹紧大衣走在寒风凛冽的路上。有时，天落了大雪，积雪如同厚厚的棉被铺满了街道，寂静的夜里，一个人走在雪上的脚步声清晰极了。小巷里，犬声鼎沸，心里害怕极了，不由得脚步走得更快了。柴门闻犬吠，风雪夜归人。可是，我不是归人，我只是黑夜的眼睛，我醒着，黑夜就醒着。路上，我心里默诵着顾城的诗：“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，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。”那句诗好像是为我写的，因为，我就是光明的使者。

深夜里，在电厂的中控室里监视一排排仪表，每个人轮流值班一小时。有月亮的晚上，常站在值班室外的天桥上看月亮，午夜的月亮如银盘一般，大得惊人。喜欢海子的诗：“天空一无所有，为何给我安慰。”那时，内心无比的茫然和苦闷，明月如镜，仰头看着它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，我问月亮，我的未来在哪里？

午夜的值班室里，灯火通明，我抱着一本大学语文课本，认真地读书，记下细细密密的笔记。四十岁的班长看我整天看书，就笑着问我，你以后是不是想当作家？

工作中，我整日和硕大的电气设备和电器开关相依相伴。业余生活单调而枯燥，其他的同龄人大多在打牌，闲聊，逛街，谈恋爱。可是，我不愿意这样，陪伴我的除了一把红棉牌的木吉他，就是单位图书馆里的书。我时常去图书馆借书，连图书馆的人都认识我，从《梵高传》《简爱》《悲惨世界》到《围城》《茶馆》《傅雷家书》-----我几乎抱着这些书籍取暖，来温暖我孤单、远离亲人的十八岁。我用阅读和书写对抗内心的不安和孤独。读《梵高传》，其中有梵高写给弟弟提奥的信，他说，他又没有钱了，已经好几天没有吃的，他日夜呕心沥血创作的画一张也卖不出去------我的内心无比的心酸。梵高穷困潦倒，食不果腹，生不逢时，处处碰壁。多年以后，我的书柜里保存着几个不同版本的《梵高传》，然而，我不忍细读，仿佛那种伤感和疼痛依然还在，永远留在我十八岁的心底。

可是，那些文字仿佛春风一样把一颗寒冬里的心唤醒了。文字那一点点绿色，瞬间将荒寒的心灵染绿，江河万里，绿水长天。于是，一颗焦躁、孤独的心慢慢变得沉静和安然了。

月上柳梢的时候，我在宿舍四楼的露台上抱着吉他唱歌，月光如水，吉他声清澈、忧伤而空灵，有着不能言说的惆怅。那时最喜欢唱齐豫的《橄榄树》，她玻璃般透明的声音，忧郁、浪漫、有着万种风情：“不要问我从哪里来，我的故乡在远方------”那是我想家的时候，我想念在汉江之畔温暖的家，想念父母家人。音符如同雨滴一般，落在长长的眼睫上，落在琴弦上。

有一个高大的男孩，穿着白衬衣和牛仔裤，常常站在露台另一角抽烟，烟火如星光，一明一灭，我们从不说一句话。他几乎每天黄昏都来，我有时不唱歌，只弹奏《爱的罗曼斯》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《瑶族舞曲》-----他来了许久，终于开口说话，洁白的牙齿，剑眉星目，眼神深如潭水，有着蓝月亮一般的忧郁。

他远远地听琴，指间捻着一支烟，抽几口，凝望着我，什么也不说。他是我那个孤单的春天里沉默的朋友，只用静静的守候陪伴着我。有时，他对我说，唱一首《恋曲一九九零》吧：“乌溜溜的黑眼睛和你的笑脸，怎么也能忘记你容颜的改变，苍茫茫的天涯路------”那些落日的黄昏，倦鸟低飞，高大的冷却塔冒着白烟，晚霞里，我依着楼顶的铁栏杆唱歌，还有他低沉而磁性的和声。

有一天，听说他调回遥远的故乡了。临走，在露台上和我告别。他说，常听你唱歌，我也为你唱一首吧。他接过我手中的吉他，歌声苍凉如流水，一直流到我忧伤的心底。是李叔同的《送别》：长亭外，古道边，芳草碧连天。晚风拂柳笛声寒，夕阳山外山。一斛浊酒尽余欢，今宵别梦寒------歌声低飞徘徊，如飞鸟在林间盘旋，如杨柳拂过碧绿的湖水。多年之后，江南采莲的季节，我在杭州的虎跑寺看见弘一大师李叔同作曲的《送别》的手稿，一时间，悲欣交集。仿佛还听见白衣男孩的歌声：天之涯，地之角，知交半零落------

因为，世间最美好的东西总是让人愉悦而伤感。比如：青春，爱情，文字，音乐。

那把红棉牌的木吉他如今立在书房的墙角，落满了岁月的尘埃。那一日，是我的森儿八岁的生日，来了一群小伙伴，他们争抢着要弹吉他，他们问森儿，这是谁的吉他，森儿大声回答，我妈妈的！孩子们吃惊地望着正切生日蛋糕的我，问我:“阿姨，你还会弹吉他？”

多年来，我一直迷恋着一种乐器，它直达内心，魂牵梦绕，心心念念，就是我的那把木吉他。它几乎代表了我所有的青春时光，我的白球鞋，牛仔裤，如瀑的长发，飘逸的长裙，月光下的琴声，白衣男孩潭水般的眼神，我永远不再回来的青春-----

有时候和朋友去歌厅唱歌，一开口，还是唱少年时最喜爱的歌，我依然迷恋着他们的声音：罗大佑、齐秦、高晓松、王菲、林忆莲-----我一直的认为，他们是用灵魂唱歌的歌者，听他们的歌，如同在用耳朵喝酒，沉醉不知归路。也一直以为只有那时的歌曲最美，动人心魄，因为，他们曾经温暖和穿越孤独、迷茫的青春。

前些天，整理旧物，偶然看见六本笔记本，都是那几年在火电厂记下的日记和读书笔记。发黄的扉页，清秀的字迹，一笔一画，皆是心血。那些蓝墨水的字迹，被光阴晕染成一朵朵紫罗兰。它那么美，美得令人心酸。

那些我青春时期读过的书，如今正一点点的显现出来，它滋养了我的写作，润物无声，如同春雨。那是阅读的馈赠，我因为它们，一天天成为现在的自己。

能与时光抗衡的，除了文字，音乐，梦想和爱，还能有什么？

其实，至今的我也不清楚，十八岁的我是否怀抱着一个作家梦？多年以后，我才明白，一个人只有在孤寂彷徨的时候，才会走向文学。因为，只有它能抚慰你内心的伤痛。一个人精神的痛苦，其实没有任何人可以分担，只有文字可以担当。

冥冥之中，我始终怀踹着它，一个人孜孜独行，虽步履艰难，但是从未停止前行。

岁月仿佛是一个蚌，青春只是深埋在蚌里的一粒沙，光阴的河流中，那一粒沙渐渐凝结成了温润的珍珠，盈盈如玉，熠熠生辉。

青春为什么那么美好，因为它只是用来怀念的。它如清晨的朝霞，荷叶上的露珠，稍纵即逝，永不重回，连同那场美好的初恋。可是，它永远都在。无论你走出多远，一回头，它还在那里，永远藏在心底最柔软温暖的角落，一生一世，与灵魂紧紧相连。

不必深究，最美好的东西就让它停在原处。

